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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视点

档案事业：文化铸魂
任汉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给档案事业的转型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让历来“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的档案
部门出现了档案文化研究的热潮。 档案部门的文化自觉，将会使我们的视阈进一步扩大，在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
的定势之中实现新的突破，以更科学和理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转型时期的档案事业。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档案工作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了，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经过多年的积累，档案文化

成为影响档案理论与工作实践的无形力量。 在我国的档案事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家法律和行政领导，档案
体制也非常严密。 但在实际工作中，总能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抵消着我们的积极努力，使档案事业的发展远
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档案法》的相关条文应该是档案行为的底线，却总有一部分成为迟迟难以实现的目标，法
律赋予社会公众的档案权利也迟迟得不到落实。档案部门向社会和公众释放的善意和热情，也不能得到满意的回
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文化的创新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刘勰说过：文以载道。对于档案事业来说，“文”是我们的工作形式；“道”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在我国，档案事

业作为国家规模来建设，时间还不太长。 “文革”前，档案事业的“道”十分明确：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
开放后，受到社会转型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档案部门一直在社会热点中谋求新的目标定位。 由于文化基础的
薄弱，又急于得到社会的认可，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服务民生”、“社会化服务”一路走来，也提出过专业户档
案、旅游档案、信用档案、民生档案、幸福档案等工作目标，在服务一个接一个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少了一些对档
案工作的宗旨和长远目标的系统思考，档案工作的文化内涵或多或少出现了削弱，档案事业的独立地位受到质
疑。 在档案管理理论研究中，由于对档案工作文化内涵理解上的缺失，虽然提出过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前端控
制、大文件观、大档案观，使得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在与相近研究对象的比较中，其独特个性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
彰显，反而给人互为一体的印象，档案工作的独立地位受到挑战，并出现被边缘化的迹象。
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功能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形态，但记忆什么，怎么记忆，为谁而记忆，则涉及到社会的

利益分配原则，关系社会整体的利益，也波及到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档案是一种社会产品，档案凝结着复杂的社
会内容和社会关系。 特定的档案维护的是特定社会群体的档案权益。 档案权利的公平与否，也是检验社会公平的
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只有从理论与实践上对这个问题理清理顺，档案事业才能获得广泛的文化基础，档案事业之
旗才会在事业之林中高高的扬起，从而建立起自己独有并为社会广泛认同的理论体系和工作目标，更进一步廓清
自己的工作职责，做好自己职责内的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一直为档案界困惑的“档案学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
题”。 也只有这样，档案事业才能在社会中寻求到自己的准确定位，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全方位铸造起自己的事
业之魂。
档案是社会的原记忆，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折射出公民的生活，而这种社会文明和公民生活的本质是文

化。一定的档案形态，对应着一定的国体、族群的文化生态。中国的档案事业承担的是维护国家文化财富的责任。档
案事业过去是，现在更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具文化特征的事业，我们更应该从文化方面理解我们的责任，从文化方面
深入社会生活。
思考文化大发展过程中的档案事业定位，要跳出过去的思维定势。 档案文化，不是档案与文化的简单叠加，也

不是探讨档案如何为文化服务，而应该是对自身文化基础的研究。 如果在档案的文化定位上取得一致，我们就能
在理论与实践上构筑起一个对话的平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住档案事业发展的准确定位和空间走向，
从而减少或者杜绝在档案实务中的标签化倾向，从而使行业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真正承担起为国管档、济世惠民
的历史责任。 这也正是档案事业的道之所在，魂之所在。

（任汉中：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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